【文学欣赏】

《红楼梦》与《楝亭集》
——读红楼品石头之三
吴运泉

（2012年9月11日）
我在阅读红学书籍时，发现冯其庸（《曹雪芹世家新考》）、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吴恩裕（《曹雪芹丛考》）、胡德平（胡耀邦侄子，《说不尽的红楼梦——曹雪芹在香山》）、史景迁（美国，《曹寅与康熙》）等名家经常提到曹寅著的《楝亭集》，于是萌生找这部书来看一看的念头。
才华横溢  在找书前，先梳理介绍一下作者曹寅。曹寅（1658～1712），清代文学家。字子清，号楝亭、荔轩。为小说家曹雪芹的祖父。官至通政使，管理江宁织造，巡视两淮盐漕监察御史。曹寅可谓一表人才，才华横溢，多才多艺，能骑善射，文武双全，诗词曲赋，样样精通，著有《楝亭诗钞》、《楝亭词钞》、《荔轩草》、《西农词》、《舟中吟》、《楝亭先生吟稿》等。不仅诗词在清代有一席之地。而且，熟知经史，精通理学，对禅宗道家也有研究。他的绘画书法造诣精深。曹寅能歌善舞，具有表演才能，与友人联欢，粉墨登场。友人张大受《赠曹荔轩司农》诗曰：多才魏公子，援笔诗立成。有时自粉墨，拍袒舞纵横。
觅书艰辛  十多年前，为了寻找这部《楝亭集》，在市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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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新华书店、古旧书店、图书馆，都转过了，不见踪影。我了解到，中山图书馆曾收藏过此书。只是当时“下落不明”。于是，一有假日或空闲，我就泡进中山图书馆，碰碰运气。该馆位于文化气氛浓郁的文明路，中外名著藏书最为丰富。尽管如此，还是让我找得好辛苦。寻寻觅觅多年后，2005年4月4日，终于在一个书架角落“古今中外建筑学”架位中觅到其芳影。夹在一本古代建筑书中。可能是插错位置或是读者有意“窝藏”之故，不得而知。
这本曹寅自编文学合集，是曹寅原创诗文集，是他积一生之功完成，是他的心血凝成的作品。该书原是康熙年间刊刻本，《楝亭诗钞》6卷，刻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旋即付印，集中收诗到该年初秋，距其逝世不远。诸诗大抵按年排列，亦偶有参差者。其余则刻于次年。本文集共十五卷，含诗钞八卷，诗别集四卷，词钞一卷，词钞别集一卷，文钞一卷。诗钞大抵编年，为作者自订，书前有顾景星、杜岕、毛际可、朱彝尊、姜宸英所作序文。其余则是作者殒后由其门人辑录而成。我借到的这本是影印本。即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康熙本影印之《清人别集丛刊》本。曹寅在清初文坛颇有影响，又具有特殊的政治身份，加之他是曹雪芹的祖父，故本书对于研究清初的文学史和考察曹雪芹的家世和创作有重要的资料价值。
胜于宋版  我认真翻阅审视欣赏这本心仪已久之文本。封面《楝亭集》三字为大篆字体，竖排。右下方为“清人别集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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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圆印。右上方书号：06447704，是上海图书馆还是广东中山图书馆书号呢，我难于分清。左下角：上海古籍出版社。书内有一说明：据上海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影印，原书版框高190毫米宽140毫米。另外还有《清人别集丛刊》编印缘起和《楝亭集》出版说明等内容。版口印有“楝亭诗钞卷……”字样。
俗话说：一页宋版，一两黄金。可见宋版书珍贵值钱。宋版书，又称“宋本”。宋代刻书用“宋体”，俗称“老宋体”，日本称“明朝体”。其风格，南宋挺秀，北宋质朴，多仿书法家欧阳询、颜真卿字体；结构方正匀称。然而，《楝亭集》胜于宋版，这是公论。海内有共识：康版书，始于曹。此书确是与曹寅主持扬州刊刻之康熙御定《全唐诗》、《佩文韵府》相类似（《全唐诗》收唐诗九百卷，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作者二千二百余人，康熙四十五年，即1706年十月初一成书。曹寅家族那时仍处鼎盛时期，有的是财力物力，刻书当然也是请最好的雕刻工。书内字体雕刻得非常“康版”，优于宋版《攻媿先生文集》、《昌黎先生集》，字迹清逸秀美，刊印精工，十分耐看）。此卷差讹或美中不足也有些许。一是姓别混乱：《楝亭诗钞》卷三题目为《送陈吉士》（114页），卷内正文题目则为《送程吉士》（139页），实际唱和内容与《楝亭诗钞》卷二《赠程吉士》（102页）实为一人。“程”字正确，“陈”字属音误导致的笔误。二是挖补缺字：《楝亭诗别集》卷一《咏红述事》诗有挖补痕迹（呈现像《兰亭序》涂改样的黑块），“弹筝银甲染，刺背□□圆”缺二字（429页）。三是重复刊刻：《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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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院牡丹》一诗在《楝亭诗钞》卷三（123页）中已经出现，但在《楝亭诗别钞》卷三（512页）中又重刻一次，都是五言诗，八句，四十个字。四是笔迹不统一：《楝亭诗钞》卷七后面几首诗和卷八笔迹略粗，或许非一人所写。尽管有一些瑕疵，我认为整卷仍是上品。几十万字，有一点误差或残损，也是在允许范围。《兰亭序》235个字，不也有几处涂改，丝毫不损其“书法霸主”地位。这可能就是通常说的“残缺美”吧。
阅读时发现：在355页（楝亭诗钞卷八）和549页（楝亭诗别集卷四）正下方，“千山曹子清撰”之右侧旁边，均工工整整盖有一枚“上海图书馆藏”专用章。这个章非常雅致清晰，呈长方形，左右宽1厘米，上下高1.8厘米，细线条，小篆体。盖的位置也非常精准，没有遮盖任何一个字。说明印章是精心设计的，盖章的工作人员非常认真，非常专业，十分爱惜古籍。品味这枚小小印章也是一种艺术享受，它使书本增色不少。
翻开书籍，在显著位置也有“广东省中山图书馆藏书章”，这枚印章比上海那枚，就逊色多了，不够雅致。呈正方形，3×3厘米，体积庞大，盖的位置也不对，由于线条粗大，把字遮住了，使读者辨字困难，缺乏美感，看起来很不舒服。单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图书馆领导的审美眼光、管理水平和工作人员的艺术素质。
阅读艰难  我把《楝亭集》复印过来，在大学校内“飞飞”复印部复印。702页，双面复印，共用60元。原书197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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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版，上下册，才2元2角。当时尚无笺注本发行。读本竖排，繁体字，无标点，阅读困难重重。只好靠自己认真研读，真是费了不少功夫。为了找出这些繁体字（或异体字），专门买来《康熙词典》、《汉语大辞典》（大部头的）、《中国文学大辞典》、《辞海》、《词源》等文学工具用书。尽管这样，有一个字还是查不着。我又到新华书店、古籍书店、中山图书馆、广州图书馆，查找其他工具书，也是找不到。后来在北京路旁边的“广州大佛寺”图书馆，终于找到了，心里的高兴就别提了（虽然耗去了很多时间）。原来他们雕刻时使用了异体字。而且该异体字使用频率较低，一般的词典较少收入。这个字在499页“楝亭诗别集卷三”题目是：《和些山冬至前三日咏东轩竹》，共八首，其中第一首，第一句：“□宇东头修竹枝，抽空绿影自幽奇”。那个“□”字读“谢”音，电脑打出来有点困难。左上连着左下方是一个厂字，右下方由“牛嚼刀”三个字组成。实际左上方那个“厂”字应该是个“广”字，结果头顶缺了一个点。按笔画“厂”部查找，没有这个字，又不知用“广”部去找，如何找得到？当然，书中还有一些难字，在字典上找到了，电脑上却找不到，这里也不便说了……
《楝亭集》800多首诗文，不可能都翻译过来。至少查找了300多首，做笔记，抄写，誊清，电脑录入，既是学诗词，也是学文化，同时电脑打字速度也在提高，可谓一举三得。
曹寅印象  多年阅读《楝亭集》，对曹寅大体有如下印象：
一是藏书多：曹寅是藏书家。家藏大量宋椠、精刻、善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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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楝亭书目》著录，他藏书3287种，其中说部就有469种。收藏中国文化方面的书最多。诸如《小儿侍名录》、《膳夫经》、《饮膳正要》、《蔬食谱》、《茶谱》、《煮泉小品》、《茶录》、《酒谱》、《古器具书》、《投壶新格》、《华夷译语》，以及各类医术、笔记等等。《曝书》那首诗就出自《楝亭集》，诗中说“十五年间万卷藏”。友人张伯行称他：经史子集，藏书万卷。此话想来是不虚的。人们平时讲到教师要具备丰富知识时，常常会说：要给人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这话也具有这哲理。曹寅满腹经纶，诗赋五车。曹寅编书多，是由于他藏书多的结果。汇刻音韵书《楝亭五种》、《楝亭十二种》、《楝亭书目》共四卷。皆沿用类似于《全唐诗》的字体，精工印刷，刊布于世，流传至今，功不可没。后又编印了《居常饮馋录》（食谱总录）和《周易本义》等书，开创了清代的雕版印刷史辉煌一页。另外，除自己刻书外，他还资助刊刻了顾景星《白茅堂集》、施闰章《学余全集》、朱彝尊《曝书亭集》等，使得这些文化成果得以保存下来、传承后代。
二是写诗多：诗是曹寅生命肌肤，从青年时期起，直至生命终止，一生从未停止写诗。《楝亭集》是曹寅一生经历的直接记录。曹寅对自己诗词评价曾经说过：“尝自言，吾曲第一，词次之，诗又次之”。但从《楝亭集》收集作品看，则是诗的篇幅第一，词次之，文又次之。而戏曲则一出也没辑入。然而，曹寅确实是位剧作家，创作有传奇《续琵琶》及杂剧《太平乐事》（落款柳山先生著）、《虎口余生》（又名《表忠记》）、《北红拂记》等，此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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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收集尚少，未曾拜读过。关于他的词，因其交友多，常与清初著名词人、博学鸿儒陈维崧、朱彝尊、洪昇、尤同、王士祯、张纯修（能诗善画的庐州知府，《楝亭夜话图》作者）等文坛翘楚唱和，风格也较接近。这些，对于钩稽当时著名作家生平事迹，亦颇多可资弋获之处。关于其诗，姜宸英在序言中说：“其五言含今古体，出入开宝之间，尤以少陵为滥觞，七言两体，胚胎诸家而时阑入于宋调。”说的是融入了唐宋诗风，蔚然成家。曹寅之诗，主要为记事、记行、记游、咏物、唱酬乃至颂圣记盛之作，抒发个人情怀，生活体验，很少接触社会矛盾，从不干涉朝政（即所谓“不涉户外一事”）。当然，他也并非超然物外，遗落世事，漠视民情。曹寅诗中赈灾场面、民生疾苦、也有记载，只是投以关注目光、关切情怀，较少像杜甫那样描写世态炎凉，民生惨痛画面，也没有听到字里行间愤世嫉俗的呐喊。体裁式样多变，五言律绝、七言、杂言、歌行、联句、可谓众体皆备，众体皆工。曹寅诗文用典多，这是曹家传统，也是常读经典的结晶。俗话说：苏文熟，吃牛肉。苏文生，吃菜羹。曹寅对苏文是很熟的。例如《楝亭诗钞》卷二《十五夜射堂看月寄子猷二弟》用的“卯卿”（其弟癸卯年生）二字，就是典出苏轼《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为寿》诗，其中有句“东坡村里寿卯卿”，自注：“卯卿，子由已卯生，故名”。子由即苏辙，苏轼之弟。就连曹霑的名字也是典出《诗经·小雅·信南山》，诗云：“既优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谷”（见吴世昌学术文丛，吴世昌著吴令华编《红楼探源》，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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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第197页）。“霑”字是古体，与现代的“沾”字不尽相同。既有被雨淋湿之意，更有吉祥吉庆之妙喻。是“时雨”、“甘霖”之“霑”，不是普通淋湿、浸湿、附着、染上、沾边、沾沾自喜之义的“沾”（任自斌何近健主编《诗经鉴赏辞典》，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第29页）。（曹雪芹《红楼梦》也处处用典：“东风”一词，诗中用过多次，典故出自唐高蟾（“不向东风恕不开”）、宋陆游（“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等。办诗社时，黛玉别号潇湘妃子（见三十七回）典出《列女传》、《群芳谱》、《博物志》；宝钗别号蘅芜君，典出《拾遗记》。）在阅读本书时还发现，曹寅还有其它多种别号，都刻成印章，在书画作品使用。比如雪樵、棉花道人、西堂扫花行者、柳山居士、柳山先生、紫雪庵主等。曹寅晚年身疲力倦，耳鸣耳闭，又曾号盹翁、柳山聱叟等。
三是贡献多：从“佩笔侍从”至为侍卫，作内务府郎中，后又任织造，接圣驾，兼巡盐，办铜觔，主诗局……在官场倾轧沉浮，出入进退中，穷四十年之功，一直做到三品大员。加通政使司通政使职衔。康熙对曹寅非常信任，他也不负皇上所望，贡献很大。作品中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曹寅的人生轨迹、才华、喜好、交友和思想。但是，曹寅毕竟包衣出身，属于奴才血统，尽管贡献大，也没有资格调回宫中任职，时时有怀才不遇的感觉，内心经常感到郁闷，缺乏人身与心灵自由，也可从诗中表现出来。有一首诗写道：“寂寞一杯酒，消磨万古才。短歌送春日，步绕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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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借酒消愁，随处可见。有时甚至感到愁苦，《放愁歌》：“五脏六腑，疮痍未补，芒刺满腹，荼檗毒苦……千年万年，愁不敢出。”
四是寿龄少：是由压力大造成。青年时期（30岁左右）放荡不羁，出入妓院，伤身伤肾。中年兼职繁多，奔波多，负重如牛。壮年时期负债多，思虑多，寝卧不安。曹寅四次接驾康熙南巡，花费极大，把银子花的淌海水似的，亏空缺口大，无法填补。年近半百时，经常失眠多梦。康熙虽然对他关照依旧，但也担心朝庭出事，连累曹家，信件末尾常用五个“小心”、五个“留心”提醒曹寅。由于压力过大，免疫力降低，健康状况出现问题。六月十六日到扬州书局料理刻工，感受风寒，卧床数日，转而成疾，服药无效，日渐衰弱，竟成不治（七月二十三日辰时身故，享年55岁）。据《苏州织造李煦奏折》记载：曹寅猝死后留给儿子一笔欠官府超过三十七万两银子的债务。曹寅发病经过与《红楼梦》元妃患急性病有点类似。
基因遗传  古人说：知人论世。我们要真正了解和认识《红楼梦》，就不能不更多了解它的作者曹雪芹，当然也包括他的家世。而在他的家世中，祖父曹寅是至关重要人物。研究《楝亭集》，研究曹家由盛至衰，对了解曹雪芹思想性格、创作动机都是十分有意义的。阅读《楝亭集》后我也发现，《红楼梦》的诗词或文本，是借鉴过《楝亭集》的。
创作素材：我们认为曹霑是认真阅读研究过《楝亭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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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素材取自本书。《红楼梦》是一部诗性读本，共撰诗词曲赋等225篇（刘耕路著《红楼梦诗词解释》，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1999年1月，第1版，周雷：序，第3页）。《楝亭集》收集诗词等800多篇，《红楼梦》很多诗词曲赋都有借鉴。
高于生活：《红楼梦》来源于生活，忠于现实，忠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创作中做到“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书中融入了众多中国文化元素，除诗词曲赋外，其它包揽：器用、建筑、园林、饮食、医药、称谓、职官、典制、礼仪、哲理宗教等等。有人说，中国文化都可以在《红楼梦》中找到。刘再复说，如果漂流国外，带本红楼也就够了，和那些大观园儿女心灵对话，也就不感到寂寞了。不但不感寂寞，他新近还写出四本红学新著（《红楼梦悟》、《共悟红楼》、《红楼人十三种读法》和《红楼哲学笔记》）。有人评论：如果说，但丁是意大利精神代表，莎翁是英格兰精神代表，赛万提是西班牙精神代表，歌德是德意志精神代表，那么，曹霑就是中国精神的代表（李晨东著《红楼梦研究》）。
假语村言：屈原不流放，写不出《离骚》，正如司马迁云：“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苏雪林著《楚骚新诂》，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第5页）；司马迁不受辱刑，写不出《史记》；曹雪芹家境不衰败，就写不出《红楼梦》。“批阅十载，增减五次”，“十年辛苦不寻常”，这就是“苦难造就辉煌”的哲学。曹雪芹生活在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还是封建社会。作者对宫廷抄没曹家一事是恨之入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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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那个时代兴“文字狱”，作者不能直抒胸臆，只能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敷衍起来”。为了掩人耳目，留下许多难于解开之谜。
石头情结  这里再重点说说“石头”情结吧，《楝亭集》写石头之诗至少有五首，而且特别重笔浓墨。曹寅在《楝亭集》23页“楝亭诗钞卷一”第一首，开卷写的就是“石头”，这与《石头记》以石头开篇何等相似。该诗是五言诗，题目是“坐弘济石壁下及暮而去”。全诗如下：“我有千里游，爱此一片石。徘徊不能去，川原俄向夕。浮光自容与，天风鼓空碧。露坐闻遥钟，冥心寄飞翮。”此诗写于二十岁（1678年，康熙十七年），青春年华时。其时曹寅在京做侍卫。是年春季，他奉命前往江宁，苏杭及临海一带任职。弘济石壁（一片石），即“燕子矶”石壁，位于今日之江苏南京东北郊，矶头位于长江边，山石直立江上，三面绝壁，形如燕子，展翅欲飞，故名。当年燕子矶附近有弘济寺、观音阁、三台洞等名胜古迹。矶顶有碑亭，亭中石碑正面有清乾隆帝书的“燕子矶”，背面还有他的题诗。夜晚登临，水月皓白，澄江如练，为金陵四十八境之一。鸦片战争时，英军从燕子矶登录，入关音门，直逼南京，可见燕子矶地势非常重要。斗转星移，时过境迁，现在寺已破废，只留下历史痕迹。但是，江如故，山如故，水如故，阁如故，美丽如故（详见《中国名胜词典》303页）。飞翮，即飞鸟，其意隐含作者面对巨石，面对荒山，对山发誓，抒发豪情，立下雄心壮志，准备奋发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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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楝亭诗别集》卷二，有一首“暮游弘济寺石壁回宿观音阁中”（原书468页），作诗时间相同，也是五言诗，又是讲“石”，共四十一句，情景更为详细。前面四句是：“羁身婴世网，高兴久淹积。此行抱奇怀，遥见一片石”；最后四句是：“中有百岁翁，诵经不下席。举手招我言，此中足休息”。在老和尚诚恳挽留下，他就在观音阁留宿了。
文集中还有《过燕子矶》、《蹬燕子矶》等诗词，都是写石头的。
《巫峡石歌》是曹寅晚年的力作，他把巫峡石想象为，女娲补天所弃的顽石，“巫峡石，黝且斓，周老囊肿携一片，状如猛士剖余肝……女娲采炼古所遗，廉角磨礲用不得……”诗比较长，用典故较多，一共写了300多字，用自嘲的笔调，吐尽一生为世所弃，不得其用的悲哀。
曹霑充分运用爷爷这些材料，写出举世无双的诗句：“无才可去不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如李白之诗，朗朗上口，易读易记。
看来，曹寅对石头更是情有独钟的。我在猜想，这些或许对曹霑有所启迪，或者是有隔代基因遗传作用吧。天才，除了本人天分之外，后天努力不可或缺，而家学渊源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曹寅在思想上、精神上对曹雪芹著书是否有直接影响？
《楝亭集》与《红楼梦》是否就是他们祖孙二人的精神载体？
他们有一脉相承的是否可称为“爱石情结”、“石头意象”、“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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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神话”和“石头崇拜”呢？
附注：楝树，又称苦楝树。落叶乔木。高可达20米。最喜光，生长快，浑身宝。花叶根皮可入药。木材坚实，可作家具、乐具、舟船、农具等。“楝亭”二字之来由：曹寅父亲曹玺任江宁织造时，曾于署中亭畔亲手种植楝树一株。玺故后，曹寅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继任江宁织造，楝树犹存，因感怀父亲，追念先德，遍请当朝文人名士作画题诗，精装成册，书名为《楝亭图》卷。今存四卷诗文十幅绘图。绘画、题诗者包括清初最有名的纳兰性德、王士祯等名流，人数多达60人。规格之高，人数之众，可与会稽山雅集相比了。此图是研究考察曹寅事迹、爱好、交友的重要历史物证。张伯驹旧藏，今归国家图书馆。详情可查阅《文物》杂志（1963年第6期）。
（注：网站刊发时间：2012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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